
眼前的千年古铜都，现代文明城，
绿水青山，小而精致。

面对高楼林立环境优美的新型城
市化建设，以前那个横亘铜都半座城的
黑砂河在哪里？离开过或归来的人们
都会情不自禁地发问。

黑砂河只是一条其名不雅其貌不
扬的河流，但在老城百姓的心中却是一
道难以抹去的城市符号。

巍巍铜官山，潺潺小溪流，黑砂河
就是其中的一条水脉。它历经岁月，逶
迤匍匐在主城区的咽喉要道，一路奔
涌，撒着欢儿投向长江母亲的怀抱。

黑砂河它比不得万泉河的清冽，更
比不过八里河的靓丽风光，它只是一条
裹挟着大量尾砂的黄褐色工业废水
沟。虽然尾砂坝建在上游，过滤了一些
砂质颗粒，但是下游的尾砂滩还是不可
避免地形成了黑色污染。

五十年代初期，小城还只是一个以采
选、冶炼、加工而著称的新兴铜工业城市，
为了响应党中央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和现
代化发展需要的号召，举全国各地建设大
军之力，艰苦创业全力发展铜矿资源。一
时间，小城建设者云集，人口激增，沿黑砂

河一侧便兴建起了
众多的楼宇商铺，民
居网点，矿山工业废
水和着居民生活污
水就顺其自然地倾
倒进了有口无言的
黑砂河里。

不息的河流，载着这个城市的呼与
吸，伴着每一个阳光灿烂拼搏奉献的日
子，从人们的心底流过，于烟火漫卷的
生活中与河流朝夕相对，任岁月无痕地
划过历史的天空。

超负荷的黑砂河反抗过，梅雨时节
决过堤回过涌；不堪重负的黑砂河咆哮
过，浸泡了矿工家庭的平房小院。黑砂
河效应带来的直接危害是：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可污染颗粒物严重超
标。与此相悖的是，在地方特色与时代
特征的双重需要下，黑砂河的排泄与支
撑，仍须负重前行。

然而，这样的污染现状，让人揪心，
令人反思。位列世界500强的铜陵有
色不答应，各届市委领导不答应，党中
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境保
护政策也不会答应。

思想意识决定方向，行为决定成
效。小城保护环境的意识觉醒得比较
早，治理黑砂河流域环境的攻坚战于
1974年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铜陵有
色上下齐心从污染源头抓起，进行杜绝
扬尘的有效治理，率先在尾砂滩上覆盖
黄土层，改变土壤结构。1978年开始
全线清理黑砂河河道，开渠筑岸，加盖
钢筋水泥预制板，使裸露在风雨天光之
下的河水隐蔽成潜流暗涌的地下河
道。于河道沿线填土植树，栽种花木果
树，再结合铜工艺特色，在改建扩建的
街道上、花园里嵌入铜雕塑元素，把苏
州园林的园艺特色融入到小城的改造

与建设中去。
经年的战天斗地，换来了小城美好

的人居环境。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铜
陵，政府加大了对绿化、美化、亮化工程
财力、人力、物力的投入，先后建成了长
江路带状公园、黑砂河生态景观带、尾
砂坝铜草花基地……

喔，黑砂河，铜都的父系河，在建国
初期默默奉献，忍辱负重砥砺前行；在致
力于环境保护事业的今天，甘于寂寞无
声退隐。以它宽广的胸怀、肥沃的土地，
孕育出一座靓丽崭新的铜工业城市。

沿着黑砂河的轨迹，行走在它宽
阔繁茂的街心公园，我仿佛看见历年
来的开拓者们，光着脊梁在烈日炎炎
下疏浚河道，垒石筑岸。鲜红的党旗
迎风招展，激越的建设者们正和着劳
动号子撬动预制板，辛勤的园林花农
正汗流浃背地规划绿地，栽花种树，打
造人文景观。

俱往已，昔日千疮百孔的黑砂河，
经过铜都人民几十年来不间断的持续
改造，终于发出层层绿意勃勃生机。黑
砂河以它崭新的形态实现了传统与现
代的更替，人与自然的和谐，景与城的
相得益彰。

如今的黑砂河，处处改造层层净
化，早已化污浊为清流，润物细无声地
滋养着铜都大地。远观，黑砂河醉卧江
边，绿意葱茏，一派生机盎然。走进黑
砂河生态景观区的林荫步道，小径绵
延，处处曲径通幽。与三五友人一道，

徜徉其间，着红染绿情景相交，自是美
不胜收。因毗邻江边空气湿润，园区内
到处氤氲着花草树木的清新气息，充沛
的负氧离子游离在小城的上空。自然
生态的改变，也吸引来众多的鸟类来此
栖息，晨练暮归时，总有莺啼鸟鸣之声
近耳，入心。

古有诗仙盛赞“我爱铜官乐，拂尽
五松山”的旷世美景；今有中国人居环
境范例奖的分外垂青。在党和政府的
领导下，在熔旧铸新铜都精神的指引
下，黑砂河在千年青铜古都的八宝之地
上实现了华美转身。

虽然黑砂河已隐于地下，不为我们
所常见，但是，每一位铜都人都明白它
与我们同在，与那些激情燃烧的青春岁
月同在，与日新月异的幸福生活同在，
自有一种安逸一份满足常伴心间。

翻阅了一条见证铜都发展壮大的
河流，如同与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对
话，那种怀旧式的人文关切是深沉的、
厚重的，是一次饱含乡土情结的灵魂
沟通。

我以为，实现山水铜都，幸福铜陵
的发展目标是与黑砂河的变迁分不开
的。这个昔日渡江战役的江南解放第
一城，正以矫健的步伐迈向美好的明
天。追述黑砂河从无到有是对历史的
尊重，讲述黑砂河从有到无是对未来城
市的期许，关乎民生，造福后世。

今日的黑砂河，不正是老舍笔下翻
天覆地的《龙须沟》吗？

□李 梅

黑砂河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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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当支离破碎
的慌乱占据心扉，静静地走在时光隧
道，连黑夜都在嘲笑我落魄的模样。几
经努力过后，依然抓不住旧日时光的影
子，用苦涩的微笑观望往昔慢慢走远，
天边的几片云彩抹去淡淡的忧伤，或许
我应该学会去调和这虚渺的等待与无
边惆怅。

满载青春记忆的时光，怎么说忘就
忘了呢？那一段记不起的时光寂寞了
华年，漫长的等待淹没了曾经的过往。
小时候，以为满天繁星是神秘的天使，
长大后才发现，愿望只是每一次希望破
灭后的满地童话。一些事，或许难以忘
记，但却又是下一次失望的前奏，而天
空则是一幅悲凉的画卷，画满了每个人
仰望的孤独与忧伤。彷徨过后，真正催
人老的不是无情的岁月，而是吞噬灵魂
的无际忧伤，今天在夕阳下优雅地喝着
下午茶，明天却摔得满嘴泥巴，本以为
有牡丹花的命运，却过着狗尾巴草的生
活，本想以一朵花的姿态行走于人世，
看遍这世间繁华，花开成景，花落成诗，
然而年华燃尽，却化为了彼岸曼陀。风
来，尘飞，一切如梦。人来，人去，转眼
成空。

叶子的离开，是风的追求，还是树
的不挽留？有一种成长的痛，总在得
与失之间抉择，若是不能热烈地迸发，
便在一声不响中沉寂，然后在沉默中
再一次迸发，人这一生就是一次锤炼
的过程，需要在千锤百炼后方能认真
走好每一步。曾经以为念念不忘的人，

在念念不忘中忘记；曾经以为踌躇满志
的希望，在失望之后渐渐看淡。有道是
花开生两面，人生佛魔间，心微动奈何
情已远，物也非，人也非，事事非，往日
不可追。

有时也想听一曲风声，画两道身
影，说一次三生有幸遇见。奈何岁月
长，衣衫薄，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
再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眼花
开，一眼花落，落满地残笑，笑苍生愚
痴。萧瑟的流光里，漂浮的尘埃蔓延至
手心，却又是错落有致的指间浅纹，忘
不掉的名字像爬满篱笆的蔷薇，绚丽了
一个季节的梦，曾经的故事如月光下的
流水，一去不复返。在没有月亮的夜
晚，让星星来点缀夜空，蓝色的夜落在
世间，只需记得，记得熟知的曾经在悲
伤后依旧安然。

相惜何须执手问年华，不必试着去
遗忘，时间总是能淡忘一切，花开花落花
常在，人来人往人不同。晚风吻尽荷塘
叶，任他醉倒在池边，谁为谁画地为牢，
谁又为谁沧海桑田，如果时间留下的烙
印还不能被遗忘，那么就用烈酒去消灭
所有的悲伤。风吹起破碎的流年，曾经
的笑容摇晃摇晃，却已成为旅途中的点
缀，看天、看雪、看季节的暗影深深。而
纷乱人世间，除了你自己，一切繁华皆是
背景，寻着曾经走过的熟悉的街巷，却只

有你自己的身影，把情感寄托在街尾，以
陌生为名来祭奠失去过往。

绚烂的夏花，有它执着的美，我却在
凝视秋的甜蜜，在心被放逐之前，我把某
段时光的指针拨回原样，在宁静的夜里
领悟着走过的所有静谧，黑与白之间，我
只选择黑白，一边微笑着一边哭泣着，在
世界的角落，连寂寞都在笑我太堕落，花
开彼岸，我却在彼岸看花开花落，无奈的
几许浅笑，却又似流水般的温柔。风起
舟摇柳叶飘，千年若梦酒言霄，给回忆加
一层朦装，遮掩这许多无关紧要的忧伤，
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已不再完美，而
悲伤，只是一种唯美。

每一个故事都会结束，每一个故事
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就让往
事如风随风，昨日花开花落都已是梦，
把生活填上词写成曲，继续弹奏下一个
音符。花的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
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时间的沙漏
沉淀着那些无法逃离的过往，而记忆的
双手却总是能拾起那些明媚的忧伤，彷
徨过后，灯火继续闪耀，人生继续绽
放。华年，只是手中跌落的繁华，静静
地在时光的辗转中找寻最初的灵魂，那
些被遗留在时光里的尘埃，刻画成了美
丽的纹路，那些被岁月覆盖的花开，已
白驹过隙成为空白。余生，我愿为树，
以一叶之灵，窥尽人生。

□陈保峰

时光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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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位于
铜陵市横港长江村的
铜陵港长江外贸码头
一片繁忙景象。一望
无际的场地上，五颜
六色的集装箱排列得
整整齐齐，有进出口的
外贸箱，也有进出口国
内的内贸箱。装货车
辆来往穿梭，码头上吊
车林立，江面上一艘艘
满载的中外货轮正在
锚地待命……

铜陵港是安徽省
长江航运五个港口中，
第二个兴建外贸码头的
港口。该港于1993年
经国家批准建设，1996
年投入运营。始建于
1958年的铜陵港，由于
多方面原因，建港三十
多年一直没有外贸码
头，港口一直没有对外
籍轮开放。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的交通部正
式批准建造铜陵港横港件杂货外贸码
头。适时笔者在铜陵港宣传部门工作，获
此消息后，激动不已，在第一时间向省市
媒体写出报道：“铜陵港横港件杂货外贸
码头被交通部列为‘八五’重点工程，批准
建造，总投资近亿元。预计该工程1993
年上半年正式开工。”

铜陵市委市政府和长航局高度重视
此项工程，市长亲自担任该工程筹建领导
小组组长。港口抽调专门人员成立“港建
办”，一名副局长坐镇指挥。正在这时，又
传来更加振奋人心的喜讯，1993年元月，
国务院正式批准铜陵港为对外籍轮开放
一类口岸。

建造上亿元的外贸码头，可不是一件
小事。在码头正式开工之前，港口相继在
天井湖宾馆召开了名目繁多的工程论证
会、报告会。而每次会议之前，铜陵港宣
传部门总是早早得到消息，负责宣传报道
和部分会务工作。

1993年5月6日，铜陵港长江外贸
码头建设工程在完成前期大量工作后，
正式举行开工仪式。承担此项工程建设
的交通部三航局三公司，调集60米高打
桩船、三艘拖轮、12艘驳船和100多名施
工人员前来参战。为了做好该工程开工
的宣传报道工作，铜陵港宣传部门及时
向市和省驻铜媒体汇报，得到大力支持，
他们扛着“长枪短炮”早早赶到现场。5
月6日上午11时18分，在彩旗飘扬、横
幅高挂、鲜花锦簇的开工仪式现场，当市
长庄严下达“铜陵港横港件杂货外贸码
头现在正式开工”的开工令后，大江之畔
的打桩船顺利打下第一根水泥桩。顿
时，停泊江边的所有拖轮汽笛长鸣，岸边
鞭炮震天……央视《新闻联播》、《财经报
道》等4套节目，以及省市多家媒体纷纷
报道了这条消息。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经过全体施工
建设者战严寒，斗酷暑，夜以
继日的顽强拼搏，铜陵港横港
件杂货外贸码头终于在1996
年 3 月建成投入试生产。
1997年，该码头开辟内外贸
货物11种，运载发往日本、韩
国及欧美等国远洋轮34艘。
铜陵港几代人梦寐以求的“让
铜陵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铜
陵”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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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北京，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中
国散文学会副会长王彬先生领着我们对
北京进行了一次文学地理的寻访。

寻访是从纸上开始的，王彬先生先
以《北京的历史地理与人文地理》为题
洋洋洒洒开讲，为我们勾画起北京纸上
的文学地理。他说：文学地理，是从地
理的角度观察和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
——对作家、读者与研究者而
言，地理是一个真实、具体的信
息“场”，既可以提供已往的历
史，也可以提供鲜活的现实，可
以抚摸、感受、凭吊、研究。北
京有三千年的建城史，八百多
年的建都史，其文学地理面貌
丰富，宣武门外魏染胡同有“冲
冠一怒为红颜”诗人吴伟业的
留影，广安门内大街报国寺有
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顾炎武的
足痕，海淀区上庄稻香湖畔有
清代康熙年间著名词人纳兰性
德的居所，崇文区磁器口十字
路口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
故居……岁月流转，这些名字或
许已销声匿迹于皇城根的尘土
里，却留下了文学的“乡愁”。

之后，王彬先生领着我们
开始实地寻访鲁迅了。从晨
光中出发，我们穿过西城菜市
口大街，来到被高楼大厦挤得
窄而破的南半截胡同。绍兴
会馆就坐落此间，若不是门口
墙上挂有铭牌，真看不出它与其他大
杂院有什么不同，那便是鲁迅赴京最
初立脚的地儿。绍兴会馆建于1826
年，据说院内原有大红柱子、廊子，还
有一个用来供放清代绍兴历年应试中
举名匾的大殿，现在都被拆了，整个院
子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样子。曾经的绍
兴会馆有九个独立的小院，鲁迅所居
的院落是最清静的一角。1912 年 5
月某日晚上，鲁迅抵京入住绍兴会馆，
初居藤花馆西房，半年后“移入院中南
向小舍”，后又“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
住”，在此一住就是近八年的时光。
时至1917年，应鲁迅的推荐，北大校
长蔡元培同意聘请周作人为文科教
授。周作人抵达北京后，也住进这所
会馆。碰巧的是，这俩兄弟的祖父周
福清点翰林时，也在这家会馆待考候
补过。补树书屋是一个偏僻幽静的独
院，因院内一株大楝树被狂风刮倒后，
又补种了槐树而得名。鲁迅住进补树
书屋后，在“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
的青天”的槐树下，创作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作品。

庭院深深，槐影蔽日，这是怎样一
棵槐树呢？鲁迅的好友孙伏园之弟、
曾为鲁迅散文诗集《野草》和译文集
《小约翰》画过封面的画家孙福熙，写
过一篇散文《北京乎》，其中写到那棵
槐树：“在绍兴县馆中，大清早醒来，老
鸹的呼声中，槐花的细瓣飘坠如雪，两
株大槐树遮盖全院，初晴的日光从茂
密的枝叶缺处漏下来，画出青烟颜色
的斜线，落在微湿而满铺槐花的地上，
留下蛋形与别的形状的斑纹。新秋的
凉爽就在这淡薄的日光中映照出来，
我投怀于我所爱的北京。”——作为画
家，孙福熙留意的是日光下槐树的光
影。而在鲁迅的小说中，槐树则是频
频出现的叙事道具，他笔下的人物在

酒楼中、病床上，看着槐树的叶隙，反
刍尖锐的疼痛。补树书屋的这棵槐树
见证了笔名“鲁迅”和“狂人”的诞生，
也许就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意味深长
的意象。

此后，新文化运动给周氏兄弟带来
巨大声誉，也带来稳定的收入。周氏兄
弟离开绍兴会馆，搬至自己购下的八道

湾庭院，在那里有过一段周氏合
家团聚的美好时光。四年后，因
兄弟失和，鲁迅偕夫人朱安，离开
八道湾 11号，迁至砖塔胡同。
1924年5月25日，鲁迅又从暂住
的砖塔胡同移住阜成门内大街，
直至两年后离开北京。

“一街看尽七百年”，阜成门
内大街是北京最古老的大街之
一。走进这条京味浓郁的老街，
喧闹声渐渐少起来，一股老北京
的韵味扑面而来。这里是鲁迅
博物馆的所在，门口是鲁迅先生
的汉白玉半身雕像，从雕像西侧
向里走，一条甬道北侧有一座青
砖灰瓦的小院，锈迹斑驳的门牌
上依稀可辨“西三条胡同21号”
的字样——那就是鲁迅故居。
走进四合院，最先映入眼帘的，
是两棵枝叶茂密的白丁香，据说
是 1925 年春日鲁迅亲手植下
的。小院里正房三间，分别为鲁
迅母亲、前夫人朱安住室和会客
室，中间为起居室，起居室后接

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俗称“老虎
尾巴”，那就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

“老虎尾巴”里放着一个老式的三屉桌，
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一个木制笔架、
一只装在硬木盒里的砚台，还有一个旧
马蹄表和一个烟灰缸，桌前一把藤椅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三
本文集和《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
一部分文章，便是在这灰黑的院落中问
世的。而这院落里也有着丁香的花事，
当年许广平和鲁迅常在这里聊天，后来
她忆起心中的“老虎尾巴”时说：“觉得
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
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
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
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坠
地。”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里曾住过
怎样的一个人？

斜晖脉脉，小院中的丁香依然茁壮，
和红漆褪色的木质门窗相互映衬。那时
若是深夜，“老虎尾巴”里定会有一盏油灯
亮起，一个长衫飘飘、唇上胡须形如隶书

“一”字的人，或坐在藤椅上秉烛疾书，或
立身窗下手捏纸烟深思，脸上有着桀骜不
驯、遗世独立的神情——那瘦削坚硬的身
影，曾在旧中国的暗夜里奔走，现已逆光
成一幅木刻了。

……
在北京胡同里走走寻寻，会迎面

遇见怎样的人？一女生曾去过地坛
公园，那里曾是古代皇帝祭祀皇地祇
神之处，也曾有个叫史铁生的人在那
里坐着轮椅，仰望苍穹思索着生命的
意义。女生说：她
在那座古园里看
见一个男子摇着
轮椅缓缓而行，虽
知史铁生已逝，但
还是拍下了轮椅
男子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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